                      见多识广的郑导游

                                   ——单桂才

我们一下飞机，高雄的接待导游就在入境口等着我们。

导游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稍胖，尤其是那张脸简直就是弥陀佛一样胖得十分讨喜。

我们一行人跟随着他上了大巴车。大巴车直接开往我们的住宿酒店——高雄城市酒店，在短暂的时间间隙，胖导游先自我介绍了一番，大约是自己太疲倦，我只记得他似乎姓郑，祖籍山东，台湾出生。

也许是因为他的祖籍山东的缘故，我们多少有一点更亲近感觉。

在后面的行程里，我们对他了解也多了一些。譬如说，他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东莞的台资企业里做了五六年中层管理人员等……

第二天早上8：30我们上车开始了台湾之旅第一站——中山大学。刚上车，郑导就拿出台湾地图向我们介绍了一日行程，记得他在介绍过程中突然冒出了一句：“我们日本人……”我心里一凛，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随队的一位留日归来的老师就说了：“你是日本人吗？你这样说我们听着很难过的……”

此后，他再也不说“我们日本人了”。不仅如此，经过“海角七号”附近时候，他还给我们讲起“牡丹社事件”：
1871年10月一艘琉球宫古岛的船只在回那霸的航程中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端，船上69名乘客溺死3人，有66人登陆，他们闯入高士佛社台湾原住民住地，受到当地原住民的热情款待，当晚，这些朴素的原住民大鱼大肉美酒佳肴地招待这些海上难民，然而，酒足饭饱之后，其中一个日本人借着酒兴调戏酋长的女儿，引起原住民的极大愤怒，于是，这些原住民晚上趁日本船员不备杀死了其中54人，然而，其余12人却在当地汉人营救下前往台南府城，清朝台南官府本着人道主义，恭送这些难民转道福州乘船归国，为后面日本侵略台湾埋下恶果。

两年后，日本政府使节前往中国时向清政府提起此事时，但是清政府官员却以“台湾生番为化外之民”为由搪塞，清政府管不了！这样的回答给予早就觊觎台湾的日本人出兵侵犯的绝佳借口。

导游最后补充说，为什么台湾人不大亲近清政府，是因为清政府主动抛弃了他们。这也为“台独”思想埋下了恶果！

郑导的话深深地震憾了我——一个政府，当你的百姓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当甩手掌柜，难怪，自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国际国内的舞台上一败涂地！

每到一个城市，每到一处景区，郑导都能信口拈来告诉我们许多我们没有听说的台湾风土人情，两蒋治台以来的各种历史故事、民间趣闻，是一个很博学的导游。

